
性⼯作与⼈⼝贩运

即便有些性⼯作者是⼈⼝贩运的受害者，但⼤多数性⼯作者不与⼈⼝

贩运相关。[6] [7] 性⼯作和性贩运常被危险地等同起来，忽视了性
贩运受害者可能遭受的多种情境或胁迫。将性⼯作和⼈⼝贩运混为⼀

谈也同时掩盖了其他劳动⼒贩运。[5]

联邦和州⼀级的贩运罪包括被性贩运和其他劳动⼯种贩运的个⼈；然

⽽，⺠众和政府对⼈⼝贩运的关注往往只局限于性贩运。[8] [9] 举
例说明，康州的撤销前科法是基于康州法律对贩运的定义，包括被贩

运到性⼯作和其他劳动⼯种，⾃2021 年，该法律开始要求申请⼈必
须被定罪卖淫才有资格申请撤销。[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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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意指法庭对个⼈前科和定罪记录撤销及清除的能⼒。

在康州，如果申请者被判犯有卖淫罪，并且作为⼈⼝贩运的受害者参与卖淫⾏为，⾃2013年出台的⼀项撤销前科法允
许申请⼈向⾼级法院申请撤销并清除其前科。[1] 2021 年，该法进⾏了修订，允许没有被定罪卖淫的⼈⼝贩运受害者
申请撤销。[2]

通过为被贩运的性⼯作者提供必要的救济，并围绕刑事定罪的危害展开讨论，撤销前科法的进步可能是减轻刑事定罪

对性⼯作者⽣活危害的重要⼀步。

即便撤销前科是⼀种帮助⼈⼝贩运受害者和性⼯作者的⽅法，该法逐案分析的⽅式和仅应⽤于⼈⼝贩运受害者的局限

性，使其不⾜以解决将性⾏业定为刑事犯罪对⼈们所造成的伤害。

最终，只有对性⼯作完全去犯罪化才能防⽌刑事定罪的危害，并提⾼性⼯作者和⼈⼝贩运受害者的权益。[3]

康涅狄格州法律将其定义为通过“强制、欺诈
或胁迫”的⽅式强迫或诱使⼀项或多项性⾏为
或劳动。所有 18 岁以下被迫以性换取⾦钱
或任何有价物品的个⼈都被视为性贩运受害

者。 [4]

⼈⼝贩运

⽤性服务换取⾦钱或物品，包括⻝物、住

房、药物和其他⾮正式形式的医疗保健或其

它基本必需品。[5]

性⼯作

概述



撤销前科法的局限性

撤销前科对性⼯作者的益处

由于性⼯作被刑事犯罪化，许多参与性交易的⼈⾯临刑事定罪，这使得获取住房、社会服务或公共福利，以及找⼯作

变得更加困难。在许多州，定罪会使⼈们⽆法投票、⽆法担任刑事陪审团、⽆法担任公职、⽆法获得经济援助或⼤学

录取资格，或⽆法获得专业执照。⻓此以往，这些后果会影响⼈们的⽣计，并加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10]

撤销前科法的进步可能是减轻刑事定罪对性⼯作者⽣活危害的重要⼀步。撤销前科法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式实现这⼀

⽬标：

有些性⼯作者有可能在他们⼈⽣中的某⼀阶段成为⼈⼝贩

运的受害者， 他们或可直接受益于H.B 6657的通过。通
过扩充撤销前科法，这些作为性贩运受害者的性⼯作者们

可以撤销和清除他们的前科和定罪记录。

撤销前科法的制定承认了犯罪记录所带来的危害。警察监

视、逮捕、监禁和犯罪记录会同等地伤害⼈⼝贩运受害者

和性⼯作者。修订此法案的运动使公众认识到了犯罪记录

对贩运受害者所造成的危害。⽽对⾮贩运受害者的性⼯作

者来说，撤销前科法的修订也有助于围绕刑事定罪的危害

展开讨论。

⼈⼝贩运涉及由武⼒、欺诈和胁迫引起的⾏为；然⽽被边缘化、处于弱势或被剥削，但不符合⼈⼝贩运法律定义的个

⼈不能根据该法撤销其刑事定罪。[11]

撤销前科需要法官和检察官承认当事⼈是⼈⼝贩运受害者，并了解受害者所遭受胁迫的性质和范畴。这种状况可能导

致法律运作程序上的不统⼀，尤其是根据过往经验，少数族裔和跨性别者更有可能被刑事法律制度视为罪犯⽽不是⼈

⼝贩运受害者。[9] [12]

如果申请者被判犯有卖淫罪，并且作为⼈⼝贩运的受害者参与卖淫⾏为， 2013年出台的⼀项撤销前科法允许申请⼈向
⾼级法院申请撤销并清除其前科。2016年对改法规的修正扩充了可被撤销的前科定罪范围，但仍要求申请者曾被判卖
淫罪。[1]

针对卖淫罪的局限性严重阻碍了撤销前科法的实际应⽤。⾃该法最初通过以来，仅有⼀名申请⼈援引康州的撤销前科

法寻求撤消与⼈⼝贩运有关的卖淫定罪。

HB 6657, “关于⼈⼝贩运的法案”由2021届康涅迪格州议会讨论提出，并被时任州⻓在2021年六⽉签署成为法律。
HB 6657 对康州的过往撤销前科法进⾏了扩充，并允许个⼈申请撤销前科和定罪记录，即便他们没有被定罪为卖淫。
[2]

根据新法律，申请⼈可以申请撤销对所有轻罪和C、D和E级重罪的定罪。根据众议院投票，包含在最初提议中的A和B
重罪被排除在撤销资格之外。

H.B.  6657 康州撤销前科法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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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犯罪化的危害

即便有H.B. 6657，其他领域的⼈⼝贩运受害者和性⼯作者仍⾯临着被逮捕、起诉和定罪的⻛险。撤销前科法带来的
帮助并不能弥补过去被逮捕或定罪所造成的⾝体、精神和物质伤害，同时也⽆法防⽌监视、污名化、过度监管和性交

易犯罪化。这让所有参与性交易的⼈们都⾝陷囹圄，也削弱了性⼯作者团结⼀致回击剥削的能⼒。对此，刑事法律制

度仍需进⼀步完善。

除了撤销前科条款以外，HB 6657 的其他部分还扩⼤了对嫖客的刑事定罪范围，将“嫖娼”犯罪的定义从⽀付费⽤扩⼤
到交换任何有价物以换取性⾏为。[15] 然⽽，此类改⾰的结果仍令⼈担忧。研究表明，“终结需求”或“平等”模式将性交
易购买者⽽⾮性交易⼯作者定为犯罪并不能消除刑事和法律⼲预对性⼯作者的污名化和创伤。对性交易的犯罪化仍然

迫使性⼯作者⾯临危险的⼯作环境，并阻碍性⼯作者们获得基本服务。[16] 鉴于获取劳⼯权利、获得社会服务和团结
性⼯作者可以更好地防⽌性交易中的胁迫、剥削和其他犯罪⾏为，反⼈⼝贩运运动应进⼀步设法减少对性服务的犯罪

化。

对性⼯作的刑事定罪和撤销前科法都将⽆证性⼯作者与刑事法律制度联系了起来，因此任何与移⺠相关的危害都将持

续存在，例如限制⼊境和被驱逐出境。

最终，只有对性⼯作完全去犯罪化才能防⽌刑事定罪的危害，并提⾼性⼯作者和⼈⼝贩运受害者的权益。[3] 提⾼性⼯
作者权益的倡导者们可以持续地朝着这个⽬标努⼒。[17]

即便有些性⼯作者能从撤销前科法中获益，但该法也并⾮旨在减轻对⾮贩运受害的性⼯作者的刑事处罚。通过仅⽀持y
因贩运受害的性⼯作者，撤销前科法可能会间接促进⾮贩运受害性⼯作者刑事处罚的合法化。

⼈⼝贩运本⾝在康州属于 A 级重罪，因此不能撤销犯罪记录。如果性⼯作者在⾃⼰被贩运的同时因参与招募他⼈⽽被
定罪，他们将⽆权申诉。[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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